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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

月湖宾馆大门前的街道是条老街，不宽，因为正值春节期间，对面人行道上的过往

行人不多。况夫夹杂在不多的过往行人当中，辗转，徜徉，警觉的目光不时瞥向月湖宾

馆门口出出进进的过客。

春节前和春节期间，是公关工作的黄金季节，是扩大和增进友情的佳期，所以，况

夫一直很忙，忙团拜，忙拜年，大多是酒吧间里出，歌舞厅里进，吃喝玩乐，意思意

思。潜龙总公司的高管成员、权力部门的一、二把手、关键人物，还有方方面面，所有

应该联谊的，他几乎都联谊到了。在联谊过程中，有心的况夫偶然知道了一个人的确切

音讯，这个人目前所处的位子对华夏集团竞标龙潭水电工程十分有利，因此很想会会

他，就经常挤时间跑到月湖宾馆对面的人行道上转悠，蹲守，希望这个人能从月湖宾馆

里走出来。

况夫五短身材，西瓜肚子。他穿一件黑色真皮夹克，内里透出深色格子衬衣，蓝地

白点领带，西裤笔挺，皮鞋锃亮。最突出的部位是剃了一个光头，大冷天却又不戴帽

子，刚才不知道和谁整过一顿，圆大的脑袋变得像一颗抹了油的橘红篮球，在街沿儿那

些大红灯笼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别看他此等黑道大佬模样，却原来是清华大学的高才

生，名气大得很。

曾几何时，况夫就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没得说，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在全系出

类拔萃，备受老师器重和同学们钦佩。毕业那年，他将被分配到北京某个科研所的消息

首先在系里盛传，蛊惑得莘莘学子躁动不安。那些急于落窝可是学业又不够圆满的学生

更是闻风而动，东奔西跑，上下疏通，以求一逞。一日，一个叫作钱山鸣的同班同学在

清华园一角的小馆子里摆了一桌，单请况夫。其实，桌面上也就一盘木樨肉、一盘凉拌

黄瓜、一盘椒盐刁子鱼和一盘水煮花生仁。啤酒倒是够了，十瓶。喝过一瓶后，觉得无

功受禄的况夫有些沉不住气，试问同窗何故如此，是不是家乡又发生了水灾旱灾虫灾泥

石流山体滑坡啥的。

“惭愧，惭愧。”钱山鸣吊着肿眼泡儿，说，“这当口儿，老家塌天了我也不会管

了。没心思四处求援。”

况夫量量手里的啤酒瓶子：“那为啥？”

“兄弟我今天想请你帮个忙。帮忙抉择抉择人生道路。”钱山鸣把话说了一半，留

了一半。

况夫马上猜出了他的话意，说：“等呗，大家不都在等吗？好在大锅饭还在继续吃

着，人人都有去向，人人都有工作都有工资都有饭吃，绝不会像外国：毕业即失业。”

“问题就在这里，忧愁也在这里。”钱山鸣鬼头鬼脑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夸张地耸

耸眉峰，“那大锅里有好饭也有坏饭，舀了一勺好的就吃好的，舀了一勺孬的就吃孬的，

你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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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有啥？反正好孬都有得吃。”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哪。”钱山鸣的语气忽然变得酸溜溜的，“留在北京，还是科

研单位———一碗好饭已经捧到了掌心，当然没得挑剔。”

“空穴来风。谣传，你还当了真？”

“千真万确。学校推荐。人家都派人来把你的档案瞧了，下步就是开个派遣证的问

题，我都打听清楚了。”

“你呢？”

“没有着落啊。所以，我就找你呀。”

“你找我有球用，我又不管分配。”

“谁让你分配来了？我这不是跟你商个量嘛。来来，喝喝喝！”

况夫用牙齿咬开一瓶燕京啤酒，顺嘴灌了几大口：“个老子，闯倒鬼哟，你冇得着

落找我商量啥子嘛。”他学着钱山鸣说了一串四川话。

可是钱山鸣早就不会说四川话了，四年大学生涯使他操练得一口标准的京腔：“好

您呐，您听我说。兄弟我有苦难言。憋在肚子里不说是我不够朋友，您说是这理不？冲

这，得说。说出来了，您听还是不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是两肋插刀还是作壁上观，

那是老哥您的事，我无可厚非。但是我，得拿你当朋友、兄弟！”

况夫愣望着他：“有这么玄乎吗？”

钱山鸣不紧不慢拎过一瓶燕京，一只手捉住瓶颈，另一只手用筷子将瓶盖撬开，酙

满一碗，慢悠悠喝上一口，打个酒嗝儿，忽地一声悲叹，说：“苦啊，兄弟我苦啊，苦

不堪言。知道不您？兄弟我是一只手拎着鸡蛋筐子，一只手抱着老母鸡上的小学———交

书本费、学杂费；是靠吃土豆、红薯、玉米棒子在县城读完的中学；是用背架扛着两头

肥猪到镇上卖了，来回跑了两趟山路，凑够读大学的用度才来到了北京。我容易吗我？”

“不容易，你这书读得是不容易。”况夫见钱山鸣动了感情，不能不应和。钱山鸣

的困难情况全系师生有目共睹：从来不吃荤菜，自己犒劳自己的时候动用的是从老家带

来的、经过了腌渍的鸡蛋或者用松枝熏陶过了的猪肉、灌肠；头是同学们轮换用一把老

式推剪推的———马桶盖子，没有日新月异过；谁都不乐意面对的现实是，内衣内裤全是

家织布，非青即蓝，纽扣是用细布条精编而成的疙瘩———上个世纪就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的行头。他有一套削价的西装和皮鞋，出席学生会组织的重要活动时才穿穿，一般情况

下是不上身的，快四年了，仍有九成新。常常恼他的是老家灾荒不断，不是这灾就是那

灾。同学们不愿意看到他整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就凑点儿，聊补无米之炊，也动员

他将余额给万水千山之外的父老姊妹寄点儿，略表体恤。系里为钱山鸣发起救助，况夫

回回不落，份子还总得比别的同学重点儿，私下再甩给他一个大数儿的情况也有过。因

此，钱山鸣对况夫格外好感，高看一眼，如果箱子里还储存有诸如熏肉熏灌肠之类的土

特产，就匀给况夫一点儿，以示答谢，以示敬仰。况夫就笑纳，他尤其喜欢吃钱山鸣打

老家带来的臭豆腐。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好朋友，称兄道弟，无话不说。

钱山鸣见况夫表现出同情心，话语就更加有了层次，有了深度：“贫困，苦难，磨

砺，认，我全认了，我认命行不？可是，让我揪心、痛心的是冤，冤哪！还有，怨，我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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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夫仰起头颅，嘴巴吹喇叭似的对准高高翘起的啤酒瓶子，咕噜咕噜地喝，眼睛却

斜视着声情并茂的钱山鸣，饶有兴趣。

“你，啊？还有班里的那些尖子，如今已经各有其主，尘埃落定：不是留北京就是

奔上海，分配到的单位好得不得了。剩下我们这些中不溜儿的，还有下脚料，都得眼眼

巴巴等着学校四处说情，像他娘的推销农副产品，尽量添些好听的词儿让人家认购。寒

碜人不？寒碜啊。那还得看人家需不需要呀。得，寒碜人也罢，罢了。可是到头来，我

们不是被擩到省里县里就是被擩到边疆、贫困山区，奶奶的，一个学校生产出了两种产

品，一种是优质产品，一种是低劣产品，命运是，一拨儿飞升到了天上，另一拨儿抛弃

到了地下。哥们儿，你说这冤不冤？”

“冤！”况夫吼出一声。

“十几年寒窗之苦，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拉倒了，可是到头来让我回到原地蹦跶，

你说冤不冤？”

“冤，冤！”

“够哥们儿，理解兄弟，理解万岁！”钱山鸣冲况夫竖起大拇指，接下又说，“其

二，怨，我怨，怨哪兄弟。”喝口啤酒，眉梢朝上一挑，“你小子，啊？天天踢娘的足

球，还门门功课得满分。我呢？整日整夜搂着书本啃，屁股上磨出了老茧，功夫不能说

不深吧？可回回过堂，娘的，不是蹭个及格就是不及格，咋就捞不着高一点儿的分数

呢？我咋就这么个驴脑袋呢！父辈人指望我成龙成凤，光耀祖宗，给我起了个 ‘山鸣’

的大号———威震群峰再谐个 ‘前三名’，珠联璧合。结果好，我他娘的在系里头能排上

倒数第三就算不错，驴，驴透了。怨哪，怨，除了怨我自己，还怨我祖宗，压根儿就没

有给我遗传下丁点儿优良基因，让我同样做了笨驴！世世代代窝在农村，世世代代受苦

受难，到了我这一代仍然没有熬出个头绪，无论怎么努力，还是老鼠生的儿只会抠

洞……”

“且慢，且慢，别再自己鄙弃自己、糟践自己还要捎上老祖宗了，我受不了，受不

了。”况夫又别了句四川话，“个老子，谝球这些，跟毕业分配有啥子关系嘛？”

“感喟人生，嗟叹命运，我这是顺便说点儿宿命论的思想观点。”钱山鸣伤感地说，

“到时候，你在北京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坐享荣华，我支边支疆补地球，继承祖宗衣

钵，这不，都是命中注定的。”

“即便是派遣到了省里县里，即便是下派到了农村边疆，也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现在的形势跟过去大不一样，地方政府同样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都在

一门心思搞基础建设，大学生下去了，肯定会得到重用，有的是用武之地。再说了，咱

是谁？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呀！你那么担心做什么？过虑，过虑！”

“嗨哟喂，你是哪个星球的来客哟？派遣下去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重用？现实是，

大学毕业生一旦分到了省里，立马就下派到了市里县里，县市再像甩包袱一样往乡镇里

甩，什么学历，什么专业，统统见他娘的鬼去吧。像我们这些学土木工程的，修塘挖堰

做水库就成了一辈子的营生，这也叫用武之地？”

“不至于吧？”

“给你说个故事，让你开开眼界。”钱山鸣据实论证，“几年前，有位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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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航天工程的，牛吧？没想到学校把他给派遣到了省里，省里又把他派遣到了县里，县

里呢，再把他下派到了乡镇。你想啊，连省里都没有航天事业单位，乡镇哪有啊？经研

究，这位大学生最后被安置在邮电局。让干啥？当邮差！镇领导振振有词，说：专业对

口嘛，你不干邮差谁干邮差？航天跟航空信都挂着 ‘航’字头衔，能有啥大的区别，

一球回事儿。”

况夫笑了起来：“有这事？”

“孤陋寡闻了不是？报纸上登的呀！有名有姓有具体单位，记者还能说假话？”钱

山鸣肯定着，哀叹着，“你说，我要是被派到了省里，那还不一个下场。现在呀，英语、

计算机、管理、营销，甚至会计，才算热门专业，土木工程早被市场边缘化啦。娘的，

庙倒是进对了———清华，可是佛拜错了，攻哪门专业不好，偏偏挑了这土木工程系，择

业，难哪！”

况夫见钱山鸣说的都是事实，一时也找不到辩驳他的恰当例证，就说：“听天由命

好喽。”

“那哪成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到黄河不死心。”钱山鸣振奋了一下精神，

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说吧，留在城里也没啥好，有啥好呢？我看没有。

满眼钢筋混凝土大森林，噪音，汗臭，汽油味儿，人多得像蚂蚁，车多得像茅屎板上的

蛆，天空一片混沌，地上一片尘埃，人和人之间充满尔虞我诈，毫无信义可言，好什

么好。”

况夫心里直笑：小子，觉得没有吃到葡萄的希望，干脆说葡萄酸得了。

“你说，农村有什么不好？平心而论，它也有优势呀。”钱山鸣自己立论自己论证，

“田园、村庄、炊烟、牧童，晨曦晚霞，小桥流水，群峦叠翠，四季分明，那个美哟，

真没得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个壮志豪情哦，更没得说。”

“那是。”况夫猜想钱山鸣不过发发牢骚而已，何去何从，心理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所以，到哪，都有利有弊。”

“不过……那要看针对谁呀。”钱山鸣又把话转回来了，“农村对我来说，好比悬崖

绝壁，死路一条。但是如果摆在你面前，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广阔天地，如鱼得水，

大有可为。城市生活对你来说，我敢断言，一定非常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儿活力、生

气，只会给你带来烦恼，可是给我的感觉绝然不同———天堂呀！”

况夫睁大了眼睛，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呀，这事要换个，换个个儿那就对了。”

“换个儿？换什么个儿？”

“您听好了。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钱山鸣像是很有套路，“您看啊，我们家世

世代代都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先人们追求的是啥？追求的是走出农村，不当农

民呀。到我这辈，祖宗显灵显圣，让我上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我不图别的，不

图升官发财，就图个跳出 ‘农’门，了却祖辈的一番心愿，过分吗？不过分呀。可是，

天公偏不作美。你看啊，万一，我是说万一。万一我这次被派到了哪个省里，省里又把

我下派到哪个县里，县里再如法炮制，把我往乡镇一擩，你想啊，那我不等于是到清华

园转了个圈儿，转来转去又转回农村去了？我们家世世代代的夙愿不全泡汤了？你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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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了，你们家世世代代在城市，祖祖辈辈当市民，做高级知识分子，你们家的祖辈会想

啥你知道不？你们家的祖辈理想是啥你知道不？是远离城市，远离喧嚣，超凡脱俗，到

另外一个生活环境呀。农村对一个在城里生活腻味了的人来说新不新鲜？是不是另一番

天地？有没有吸引力？有哇！所以说，咱俩要是换个个儿，我们家就翻了身，你们家也

翻了身，大家都翻了身。”

“明白了，唠半天，原来你是希望把北京这个艰苦得难以生存的地方留给自己，再

把农村那美好得如同琼楼玉宇的福地让给我。是这意思吧？”

“意思倒是这一意思。可你这话我听起来怎么觉得挺别扭。”

“我的话你听起来觉得别扭，你的话我听起来清脆脱耳。别一会儿这么说，一会那

么说，瞎蒙我了啊，我还闻不出香臭吗？北京、上海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大都市，说不坏

的。真让我留北京，会让我高兴得跳起脚来。农村我又不是没有去过，啥小桥流水？啥

重峦叠翠？依旧贫困落后，这是现实。”

“理解出现偏差了不是？我并不认为北京、上海是炼狱，农村才是天堂。”钱山鸣

一点儿也不脸红，“刚才我已经说了，要看对谁而言，这才是关键。对我这样的平庸之

辈来说，农村当然是穷山恶水，满目萧疏，一派凄凉。可你是谁呀？况夫！恶水有啥？

浪遏飞舟，壮哉！穷山有啥？披荆斩棘，伟哉！什么坎坎坷坷，什么艰难困苦，在你面

前那算啥？所向披靡，不在话下！瞧你这身板儿，瞧你这体魄，啊？言说魁梧、伟岸诚

然过奖，但敦厚壮实该名副其实了吧？踢足球的主，腿力没得说，活脱脱一马拉多纳。

凭这腿力，凭这体魄，漫说在农村穷乡僻壤跋山涉水如履平地，便是百万军中取枭雄首

级也犹如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呀！还有，满脑子的智慧，一大肚子学问……”

“打住，打住。”况夫警惕起来，“你小子莫不是学校买来给我做说服工作的吧？要

动员我支边支疆？”

“理解上的偏差，又是理解上的偏差。我钱山鸣会是那号人吗？我会做那种缺德

事吗？”

“尽跟我说这些做啥子嘛？这跟毕业分配有啥子关系嘛。”况夫又学说了句四川话。

“这叫分析局势，叫占卜未来，也就是算……算命。”钱山鸣并没喝多少酒，舌头

却在绕绕着，“先算你，你小子……啊？就凭你这体魄，这智慧，这能耐……啊？就算

落户农村，那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信。将……将来混个乡长、县

长……混个省长、部长也……也没问题。你是况夫呀，况夫有啥做不到？到时候，你还

真别说，什么城市，什么农村，在你眼里全他娘的一球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任由

出进！哪里敢不需要你？又有哪个单位敢不拿轿子抬你？人物呀！谁敢怠慢了你，

我……我跟他没完！”

“拜托，拜托，你老人家说话客观点儿啊。我没有去农村的打算，更没有那么大的

本事，想去就去了，想回就回了。”

“我这不是打着比方嘛。”钱山鸣说，“就算你没那本事，没关系。在农村干腻味了

不是？不想干了不是？……”

“好像我真要去农村了，好像我真的去了农村了。”

“比方，比方。”钱山鸣坚持比方着，“比方说你在农村熬够了年头，也没熬个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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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当当，没有熬出头绪，不想继续熬了，想回城，那也容易，挺容易呀。打个报告，

说要回哈尔滨伺候父母双亲。你，啊，独苗苗一个，哪级组织还能不体现出点儿人情味

儿？回就回呗。再者说了，有政策呀，政策谁敢不执行？他还吃了豹子胆了！可是我就

不行喽，没这基本条件。”脸形拉吊得像鞋拔子，“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是钉子回了脚，

一次定位。想挪？往哪儿挪？找由头回老家照看父母？回鬼都？你是不知道哇，那鬼都

真是个鬼地方，穷，落后。我拼命读书就是想远离那鬼地方，哪能再回去啊？不说别

的，你瞧我这口标准的北京话，回鬼都说给鬼听呀。唉……可怜我祖祖辈辈，世世代

代……我苦啊，苦……”

说来说去，钱山鸣的中心意思不外乎是自己不想去农村，害怕回到农村，而况夫则

可以去农村。说着说着，钱山鸣的嘴角翻起了白泡沫儿，眼角闪动起了泪花，挺伤心，

挺动情。见状，况夫真有几分同情，说，“只可惜你跟我说这些没有一点儿用。第一，

目前全校应届毕业生都在等待，分配通知没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谁也不知道自己的

命运怎么样；第二，我没有生杀大权，帮助不了你。如果真能帮助你，说啥我也会帮你

一回。”

“真的？”钱山鸣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醉意，舌头不打绕了，“到底是况夫！

我没瞧错人，我就知道找你商量准没错，只有你才肯舍身成仁……不不，舍己为人，舍

己为人。”

况夫蒙了，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哪句话对了他的路子。

钱山鸣精神大振：“只要老兄你肯帮忙，我的前途命运立马发生重大转机。”

“……怎么帮法？”况夫投以陌生的眼光，“你说吧。”

“是这么回事……当然，前提是需要你舍个己儿。”钱山鸣扭身从墙根拎过一瓶燕

京，将瓶盖儿紧紧贴在桌沿儿再用力一拍，瓶口应声翻起一堆泡沫儿，“简单地说，只

要你表个态就成。”边说边把开了盖子的啤酒瓶恭恭敬敬搁到况夫面前。

“表态？表啥态？”

“说你自个儿不愿意去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呀。”

“嗨，哪儿跟哪儿啊。刚才我就跟你说清楚了，瞎传的事，你怎么硬要钻那牛角尖

儿呢？”

“瞎传不瞎传你甭管，你只先表个态———不去，这忙就算给我帮成了。”

“我向谁表个态啊？我根本不知道有那档子事。我说钱山鸣，你莫不是急糊涂

了吧？”

“我急没急糊涂无关紧要，你知道不知道那档子事也无关紧要。向我表态，向我表

个态行不？但是，一定要诚心诚意，不许反悔。”

况夫见钱山鸣非常认真，猛然感到：无风不起浪。况夫想，部分学习成绩好的应届

毕业生提前定向的事并不鲜见，自己和少数同学优先推荐给用人单位兴许确有其事，只

是学校出于种种考虑暂时没有公之于众……表个态对钱山鸣怎么那样重要呢？在没有弄

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前，稀里糊涂乱表态行吗？“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

偏要让我胡乱表态，强人所难，强人所难。至少，你得让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瞎表

态，到时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我傻帽呀？那才真叫冤哩。”况夫多了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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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儿，认为应该有个说法。

“得，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统统如实相告，行吧？”钱山鸣心里着急，

顾不上装孬样绕圈圈了，“但我得问你一句，事情说清楚了，你还帮不帮我？”

况夫操起啤酒瓶子，仰头对准瓶口咕咕咚咚一气喝下大半瓶：“说。帮，我帮，

豁了。”

“好兄弟，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一言九鼎。”钱山鸣大喜，忙又给他开了一瓶，“明

人不做暗事。你不提这要求，我早晚也得跟你说了。唉……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被逼

无奈呀。”没忘先做一番解释，“为分配这事，最近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忙着走门子，跑，

跑得好辛苦。不光我，大多数应届生都这样，都在跑哇，跑，没命地跑，不跑咋办？有

件事你得信，必须得信，你被学校推荐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的事是真的，一百个准

确，我不仅去学生处打听过，还跑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求证过了，没错呀。”

“你跑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求证过了？”况夫很是纳闷：这小子为什么对我的分

配问题这样关心呢？

“可不。实说了吧，我有个远房侄儿———整整大我十岁，就在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

搞劳动人事，你的档案就是他到我们学校来看的，不然，我哪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其

实，我经常往侄儿家里跑，打从大二开始我就坚持跟他走动，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

戚，也是我在北京唯一的关系户，这层关系不建立牢靠了咋行？不行呀。打听打听行情

呀，请他出个谋划个策呀，分配是头等大事，我哪敢掉以轻心哟。跑又不能空着手白

跑，你说是吧？还得拎点儿啥你说是吧？每次去侄儿家，两瓶茅台照说也不为多，可是

那个贵呀，嘿，每瓶都涨到二百多啦。我那个心疼哟，没法说，心里就像遭了锥子戳。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每月的生活费，我自己卡到只吃五六十元，我天天都是

在吃他娘的啥呀我？啥菜贱我挑啥菜买，一日三顿我有两顿是吃打老家捎来的臭豆腐。

你再瞅瞅满校园，哪个学生每月不是吃三百五百？可那茅台还得买，咬牙买，不买行

吗？不行呀！”

“你小子别是把大家凑给你救灾的份子钱也拿去买茅台了吧？”

“哪还顾得上救灾哟！旱灾涝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眨巴眨巴眼就过去了，可这分配，

一旦定位失准，那可关系到我这一辈子呀。孰轻孰重，我能不掂量准确吗？再说了，我

那个老家，世世代代困难重重，年年月月灾情不断，救助不过来，救助不了的。”

“这么说，每回大伙给你凑份子，让你往老家里也捎点儿，你都截留了？”

“打酱油的钱也不是不能打醋。我这开销不是……也挺大嘛。”

况夫冷冷一笑：“你那侄儿最后就给你支高招了？”

“哦，你看我胡扯到哪里去了！”钱山鸣拍拍脑门儿，“起先，我是想托贤侄替我走

门子，只要留在北京，管他什么单位我都可以将就，条件不高吧？可他竟然做不到，没

这能耐。还说什么天子脚下，哪个单位都很重要，哪个单位的大门都把得严实，年年的

进人指标都受到了严格控制，加楔的事儿想都不要去想。末了，我只好摊牌。我说我虽

然在北京待了四个年头，可仍旧是两眼一抹黑，哪儿都不熟，如今没熟人没关系哪能办

成事啊？我说我常常往你家这么跑不为别的，就想通过你这关系分配到你们单位来。他

一脸难色，说做不到啊做不到。我说难道你们单位就不接收大学生？接收别人接收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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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一回事。他大概明白了我已经去我们学校的学生处打听过，解释说，‘本年度只

有一个指标，但接收对象已经定下来了，学校推荐，档案我都看过了，就是你们清华的

应届生，好像跟你是一个系，品学兼优，所领导很满意，没法调包了。’我说本家大侄

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就算我磕头求您哪。我说我是打农村来的，可不能再回到农

村去呀，我必须得留在北京，北京好哇，北京对我对我们家来说都非常好哇。我说我读

书读到清华太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北京若是留不下我，我就只有被派遣到省里县

里，七挪八挪还是挪到了农村，要是那样，我这清华大学就白读了呀。说这话的时候我

都哭啦，泪珠子一颗接着一颗往下直掉。我这一哭，嘿，还真把我那侄儿感动了，他捧

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真给我支了一着儿。他说，‘如果你执意来我们水力科学研究所，

就得想办法让那个叫况夫的同学不愿意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来，只要本人不愿意去学

校推荐的单位，接收单位有权放弃，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我可以跟学校协商，说钱山

鸣的条件基本符合我们单位的用人标准，校方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这事就成了，我有把

握操作好。’他还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其他任何途径都改变不了现实，都不能达到

目的。’兄弟，我知道这话很难向你开口，可是再难开口我也必须得开口呀，不开口我

该怎么办呢？不开口我就会马上被派遣到省里县里乡村里，不开口我就会最终滚回老家

去，滚回老家去就意味着我只有死路一条。我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我还要什么脸面，

我还怕什么话难得说出口呀我？这下好了，那些难得说出口的话我总算支支吾吾说出

口了，也算说清楚了，我不说出口，不说清楚，行吗？不行呀。这次分配如果没把握

住，我这一辈子就完蛋了。你呢，跟我完全不同，你有本事，能耐大，到哪儿都有出

息，即便一时半会儿没落正位子，峰回路转的机会有的是，怕啥？甭怕。我是想了又

想，犹豫了再犹豫才找你商量的。我心里有数儿，只有你才乐意帮我，其他任何人都

不可能，我敢说，全系找不出第二个。他们这些人，哼，都他娘的一个个度量贼小，

私心贼重，死读书的动机只有一个———留在大城市，享受现代生活，一旦理想实现，

谁都不认，动员他让位？那等于要他的命！只有你才具备这种勇气，这种魄力，你是

谁？况夫呀！”

况夫抓着一大把水煮花生仁儿，一边一颗又一颗地向嘴里扔着，一边听钱山鸣反反

复复、没完没了唾沫直飞地絮絮叨叨，听他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听他袒露真实的心

机，听他倾诉留在北京的欲望和不愿意回到农村的充分理由，还有他那位贤侄煞费苦心

的策划…… “农村是沙场啊？”况夫忍不住冲了一句。

“这……嘿嘿，那……那倒不是……”钱山鸣愣住了，一脸惶惑———况夫还没有最

后表态哩，“对你来说那当然是……广阔天地……我……我是推心置腹，推心置

腹……”

“行，行了。”况夫的一条大腿跷到了板凳上，一只手继续向嘴里扔着花生仁儿，

“我都听清楚了，都听懂了，主题思想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换个个儿，把我从北

京换到农村去，你呢，从农村调换到北京来，对吧？”

“是……倒也是这么个理儿……唉，谁让事情就这么个凑巧呢。”

“你们家祖祖辈辈都不驴，基因优秀得很，到你这一代更是发扬光大，聪明透顶。

你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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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山鸣的脸窘得通红，作灰心丧气状：“要是……如果……你不松口，我想……也

没啥。”偷看了况夫一眼，“只是……唉……，死路一条啊……”

“别别，犯不着犯不着，啊？不就这点儿事吗？既然我的话已经说出了口，答应了

帮助你，就不会再收回来了。”

钱山鸣立马一振：“当真？”

“当真。”况夫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豪气。

有什么办法？赖子怕痞子，痞子怕绵缠！况夫对钱山鸣的一系列表现没任何好印

象，甚至反感，但实在经不起他这般无休止的纠缠，也不忍心让他失望。理智已经丧失

到了完全不顾体面的地步，太可怜了。好在况夫对分配问题一直持无所谓态度，学校派

遣到哪算哪，随遇而安。父母亲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尽管分配在即，他却稳坐钓

鱼台，静观其变，有时还抱了足球去绿茵场踢几脚，根本没有像有的应届生那样，急得

团团转，忙忙碌碌四处走门子。他的世界观是：到哪都一样，离不了 “奋斗”二字。

一桩 “分配”能把 “死活”关联到一起，什么哲学啊？！

“好哇，好。”钱山鸣激动得搓起手来。他完全没有料到况夫践行诺言如此爽快，

爽快得令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又忙不迭地开啤酒。哦？他忽然想到应该给不同凡响的况

夫的不同凡响之举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壮举，壮举！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天哪，不得了，不得了，学校一旦知得你这壮举，那还不使劲儿宣传，宣

传到全国各地！清华园出了个况夫，不贪图繁华的北京城，毅然决然奔赴最艰苦

的……”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况夫忙说，“鄙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没那高调。无奈何帮

人一小忙，你别乱往我头上戴高帽子。”

“这……这政治资本……”

“都给你好了。”况夫站起来，“完了？”

“哎呀……”钱山鸣陡然感觉到事情进展到这一步还不能算完，“怎么就没有第三

个人知道呢？”

“不是说向你表个态就可以了吗？”

“是呀？可是……”

“干脆，我连着儿也给你支一个得了。让你那贤侄找学校，说况夫不愿意去北京水

力科学研究所。学校要是不相信，就让学校问我好了，挺简单的一回事儿。”

“哦———？”钱山鸣摸摸后脑勺儿，很快意识到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兴奋得只差

没流出眼泪，“哥啊，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哥！”

“埋单了没有？”况夫把残存在手里的花生仁儿扔进瓷盘，“我结账？”

“不用不用，早结了，这馆子跟学校食堂一个样，先交钱后用餐。应该说这顿饭钱

就是你出的，嘿嘿，惭愧，惭愧！”

应届毕业生派遣工作负责人听说况夫不愿意去学校推荐的科研单位，大为惊讶，但

是很快就用 “人各有志”这个词解释通了这种让众多毕业生匪夷所思的举动。接下来

的一切都很正常，风平浪静。

况夫的牛劲儿上来了，索性挑了个别的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去处。这就是华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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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夫到华夏集团报到那会儿适逢花溪、虎啸两座水电工程临近高潮，工作条件、生

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十多个从别的院校分配到华夏集团的学生有的吃不消，有门道的赶

快调走了，没门道却又不想困守下去的连户口簿工资关系都不要，跑了。不出一年，同

批报到的学生就剩下况夫一人。况夫没感觉出艰苦，就跟在清华读书一样，很多同学感

到吃力，他却游刃有余。开始做华夏职工，况夫没有资格住进十字街大本营，他的铺盖

卷儿只能安放在基层，在施工现场，所以经常是在花溪工地住一阵子又被指派到虎啸工

地住一阵子。他腿力不错，体格也不错，两个工地往复跑着并不感到吃力。十多个大学

毕业生先后不辞而别反衬出了况夫的英雄形象，这是况夫自己没有想到的。十多个大学

毕业生走得只剩下一个况夫，而且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令华夏集团上上下下刮目相

看，就连当时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呼风唤雨的易日山也钦佩不已，有意无意加大了栽

培力度。一年后，况夫当上了技术员，负责花溪、虎啸两座大型水电工程施工质量的监

管，第三年提拔为花溪电站施工调度室副主任 （副科级），第四年破例发展为中共党

员，第五年升任调度室主任，第六年当上了施工九处副处长，可谓一年一个新台阶。三

峡水利枢纽工程招标活动开始以后，况夫被委任为华夏集团驻三峡工程投标工作站站

长，委任文件上特别注明：处级。全权代表华夏集团参与三峡工程施工项目竞标。之后

改任华夏集团三峡工程施工项目部主任。况夫在华夏集团得到重视、重用几乎没有争

议，就连干什么事情都喜欢较真儿还老爱跟易日山顶牛的秋胤也兴叹折服，私下里议论

说总算看到 “一二三”办了件好事，懂得了什么叫任人唯贤。

十年来，况夫工作一直干得很顺，唯一不如意的是差点儿栽到了三峡———险些被三

峡把华夏集团踢出门外，与遐迩闻名的特大水电工程失之交臂。对况夫来说，这次失利

太惨，不堪回首。本来，凭华夏集团的实力，在三峡夺得一两个主体工程标段不成问

题，投标文件编制精细，报价合理，可是连连开标，连连落败，主体工程全部被对手抢

走。如果不是及时调整投标工作思路，随机应变，与另一家施工单位结成联营体，中得

一个五六亿的辅助工程项目，他就得率领几十号人的投标队伍落荒而逃，逃回十字街。

况夫后来自己作了个总结，结论是：三峡竞标，华夏集团不是输在实力上，不是输在投

标技术上，不是输在自己的专业知识占有量上，而是输在实力、技术、知识之外的社会

科学上。这门学问，恰恰是况夫在清华学习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也是他在十来年的工作

实践过程中不屑一顾的。痛定思痛，况夫开始低头沉思，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要补上这

一课。在三峡工地当项目主任的那段日子，况夫用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和精力亲历现场，

监管施工技术、施工质量，腾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交，广结盟好。行业内

外，区域上下，酒楼、歌舞厅、游乐场成了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政要、新贵，三教九

流，皆有他的朋辈，人际关系逐渐广泛得近乎复杂。这种工作艺术，况夫居然找到了理

论根据。曾几何时，一门风靡全国的社会科学让不少人如饥似渴，大开眼界，云：劳动

者的具体劳动时间和精力与职位高低成反比。简而言之，官越大，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

和精力越多，不当官就天天从事具体劳动。事必躬亲等同于事务主义者。况夫虽然尝到

了不当事务主义者的甜头，代价却是：体格发育得不成形状。肚子挺高了，脑袋圆大

了，脖颈粗短了，眼睛眯缝了，肌腱松弛了，赘肉厚实了，胳膊和大腿不分上下了，像

个肉墩子。“咋整？”有时他捧着腹部犯愁，感觉到有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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